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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

♣ 王 灿

故乡的柴草垛
初冬晴天，回了一趟农村老家，趁空去农田

转了转。此时农作物已收获完毕，只见地头、沟边
秸秆和枯草杂乱狼藉，我怅然若失。殊不知，往昔
柴草和粮食一样金贵，是庄户人家的香饽饽。

堆放柴草的活计，俗称垛垛，有麦秸垛、苞谷
秆垛、红薯秧垛、杂草垛等。平时的场院里，是形
不成“垛”的。记得割罢麦，打完场，才开始垛
垛。垛麦秸垛,一般干农活的人都会垛，但真正
垛好不容易，颇有技术含量。

清理打麦场，把抖净麦粒的麦秸归拢到场
角暂存。选择场边较高处扎好方形（或圆形）垛
基，老把式站在垛中心把挑上来的麦秸，用桑杈
抖擞均匀，称为打垛。棒劳力把叠成铺的麦秸接
连不断地往垛上扔，打垛的挥舞着桑杈或接或
揽，或拨或拍，或砸或踩，把垛垛得棱角分明。掌
垛人四面巡查、观看、提醒，若发现某个角耷拉，
便大声吆喝，让多上一些麦秸，把那个角垫起来
夯实落。一次次挑送，一次次甩起，垛逐渐增
高。垛两头易受风雨侵袭，必须盘得周正牢固。
垛至一定高度快结垛时，分别从两端收束成四面
斜坡、中间呈屋脊状。若是圆垛，垛顶需隆成蘑
菇状。否则，一旦雨水渗入，非霉即烂。用竹筢
子刷去垛壁浮秸和不整齐的地方，往房脊形的
顶部覆盖上厚厚的麦糠，末了搪一层“稔子泥”
封顶，小丘似的金黄色麦秸垛就算堆砌成了。

秋天的柴草垛是一年中最丰满的时候。垛
大秋作物的秸秆，与垛麦秸大同小异。扎垛底
时，需把秸秆梢的一头朝里，垛的大小依据秸秆
多少而定。封垛时，码成的尖脊上覆盖塑料薄
膜，以防漏垛。垛好后，抄起铁锨把周遭支棱出
来的秸秆拍齐整。不几日，宛若雨后春笋般冒出
的一座座高低不一的草垛，与茅屋、树林、池塘融
为一体，偎依着淡淡草香浸润的静谧村庄。“缺柴
就是缺财”“不看家中宝，只看门前草”。颇为逗
趣的是，在那饔飧不继的年月，柴草垛的多寡，还
是庄户人勤劳能干、家境殷实的象征。就连姑娘
找对象，柴草垛亦是衡量的标准之一。

俗话说，不怕锅无米，就怕灶无柴。有草垛
陪伴，农家才能安稳地过日子。麦秸容易点燃，

是引火之物。遇到连阴雨天，家里的苞谷秆、芝
麻秆等柴火如遭雨淋，不好燃烧，这时的应急柴
火就是麦秸。拽一捆，够烧三五天。有麦秸垛作
后盾，即便下个十天半月雨也不用发愁。柔软蓬
松的麦秸还可填枕头、当床垫、铺鸡窝……在庄
稼人眼里，柴草垛就像一座让清贫日子充满烟火
味儿的金山。

“人对脾气客对货，老牛对着麦秸垛”。一头
牛赶得上几个强壮劳力，是农业生产的顶梁柱。
冬天没有鲜嫩多汁的青草，铡碎的麦秸就成了牛
的主粮。身板硬朗的父亲是生产队一流的牛把
式，晨起五更晚打黄昏，用麦秸把黄牛饲养得膘
肥体壮，肌骨囊囊。吃糠咽菜的猪浑身脏兮兮
的，隔一段时间，得往猪圈里撒一些麦秸，不但猪
暖和了，沤烂的麦秸还是农家肥。粉碎的红薯秧
是猪饲料，花生秧是羊的“营养餐”，青贮的苞谷
秆是草食牲畜的“越冬粮”。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影也没有戏。那年
头多数时候是小伙伴们自己找乐子：藏老猫儿、
翻车轱辘、挤囊包、抵牤牛阵、磕鸡……难度较高
的游戏是靠着草垛“打倒立”。俩手猛撑地，双脚
噌地向上高举，腿伸直，背对着草垛。然后，头倒
立，身像弯弓，双掌摁地慢慢向前爬行。结束时，
两足贴着草垛徐徐下落着地，倒立打得好的赢得
一片喝彩声。

一群飞落麦秸垛上的麻雀，一边觅食遗落
的麦粒儿，一边叽叽喳喳地欢唱。三三两两的
公鸡围绕草垛转悠着东刨西扒，间或有“不着
调”的母鸡掏窝下蛋，猫狗慵懒地趴在垛边晒
太阳。大雪袭来，野兔、刺猬也会钻入柴草洞
取暖……

“记得年少骑竹马，转身已是白头翁”。随着
时代的发展，“十月十五阴，柴草贵如金”“柴草垛
高，日子不焦”“秋垛一寸草，冬暖一锅灶”等农谚
描述的境况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牲畜粮
仓”——柴草垛渐渐从视野中淡去，与之依偎的
柴火锅台，也被沼气池、电磁炉、燃气灶顶替，“铁
牛”取代了黄牛，庄稼秸秆被联合收割机粉碎，又
回到了大地的怀抱。

搜索年度畅销书，漫画集《我妈已经三天没有
打我了》竟赫然在列。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
本漫画书借用童言为书名，突出“反焦虑”“反内
卷”主题，借助幽默方式缓解现代人的心理压力。
记得小时候，对那些调皮且屡教不改的顽童，家乡
父老会用一句口头禅斥责说“三天不打，上房揭
瓦”。家长们手持笤帚疙瘩或鸡毛掸子追着孩子
打骂的画面，就像情景剧一样闪回。与此相对应，

“我妈已经三天没有打我了”这句童言自带喜感，
一看就充满幽默和反讽，漫溢着新新人类对家庭
关系、成长记忆的调侃式回顾。

这个看似戏谑的漫画书背后，其实隐藏着一
代人对中国式家庭教育、亲子关系的深层反思。
首先是对“棍棒教育”的戏谑解构：书名用反讽的
方式，消解了传统家庭教育中“暴力合理化”的逻
辑，诸如“打是亲骂是爱”“打你是为你好”等。其
次是对“代际创伤”的幽默化解：通过自嘲和段子，
将童年可能存在的压抑感转化为可分享的“集体

记忆”，弱化伤痛，突出共鸣。当然，这不是在讴歌
挨打，也不单纯是庆幸，而是用喜剧的方式，让经
历过的人获得心理释放。

长时期以来，亲子关系的博弈就一直没有停
息过。书名隐含一种“反常的平静”，暗示孩子对
父母情绪的不安揣测——爱通过打骂和恐惧来表
达。大概率是“一代人的心理治愈仪式”。这本漫
画书也引起了人们对“原生家庭”议题的软性讨
论。近年来“原生家庭”已成为热门话题，但严肃
讨论容易引发焦虑。这本书则用幽默消解沉重，
提供了一种更轻松的入口。

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去探究集体记忆的社会学
意义。通过集体调侃，完成对这段历史的仪式性
告别：“我们记得，但我们不再恐惧。”同时也是代
际和解需求：年轻人开始理解父母当年的局限。
总而言之，用幽默对抗遗忘，用自嘲消解创伤，在
笑声中完成对中国式家庭教育的反思与和解，应
该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荐书架

♣ 王兆贵

一句童言引发的集体记忆

聊斋闲品

♣ 裴 洋

灵感之墨
连我自己也没意识到，唤起我青春文学梦想，

拾起笔墨勾勒出生活中花鸟鱼虫和琐碎情感的，
竟是一瓶透着暗红神秘色彩的香水。

初冬时节，落叶铺满巷口小径，暖洋洋的阳
光透过泛着些许金黄色的树冠，泼洒在宽阔静谧
的路面上，让人觉得惬意而温暖。趁着周末闲暇
时光游逛商场，路过香水专柜，发现一瓶香水，叫

“灵感之墨”。香水，不应该是花香甜果味才备受
女孩子青睐吗？书香墨水味，我仿佛不用打开盖
子，就已经被那种深邃又神秘、微苦干冽的气味
浸染熏陶着，真有一种蘸点笔墨奋笔疾书的欲望
和冲动。

记得小学时，作为班级优秀学生的奖励，学校
给我发了一本硬皮笔记本，封面是我喜欢的淡蓝
色，扉页用红笔写了漂亮的“奖”字。我把它用作
阅读笔记，看到优美语句工工整整地摘抄上去，积
累沉淀成长岁月中的点滴过往。上中学后，班主
任要求每名学生写日记，第二天交给老师批改。
我们几个要好的女生私下约定，每天日记要彼此
交换学习，各自在对方的日记下面留言，以相互促
进取长补短。这样一来，写日记不但有趣还能提
高大家的写作水平。从此，我爱上了写作，甚至还
给自己起了笔名，写了些故作忧郁的朦胧且幼稚
的文章，投稿给《少年文艺》和《儿童文学》杂志，真
可谓年少轻狂呀！

每当自己情绪失落沮丧时，会在晚自习的课
间，坐在刚割完草的花池边上，闭上眼睛呼吸着青
涩湿润又微甜的青草味，那一刻我无比放松又充
满力量。直到上大学，我一直把高中的日记本带
在身上。大学的图书馆是单独新建的一座图书
楼，里面图书分类详细，资源丰富，独自游走在书
架间，找一本喜欢的书，坐在借阅室靠窗的位置，
一看就是大半天。遇上周末的好天气，我便戴着
耳机去天鹅湖边散步，累了就坐在长椅上看书打
盹儿，心情懒散而愉悦。似乎看到了以后的生活，
我会有间小书房和一个大沙发，在阳光慵懒的午
后，坐在书房里泡上一壶茶，边品茶边看书。抑或
是在大雨滂沱的夜晚，裹上毛毯，抱着电脑蜷缩在
沙发的角落里，一边倾听着雨打窗棂的声音，一边
放飞心绪静心写作。

生活就像提前准备好的剧本，一切都显得那
么顺理成章。大学毕业，我顺利地通过了招警考
试，成为一名基层派出所的户籍民警。繁杂的工
作之余，我开始喜欢上了做手账，把忙碌一天的
琐碎事和心情，通过手账的方式如实记录下来，
等将来有一天自己离开喜欢的这个岗位，再翻看
手账一定会回味无穷。每当夜深人静时，独自坐
在台灯下，沉浸在轻缓的音乐中，在手账本上拼拼
贴贴、写写画画。装咖啡的纸袋上剪下的图案，一
家美味餐厅的菜单小票，公园里捡起的一片落叶，
旅行时的一张机票存根，新衣服上精致的备用扣
子……还有生日小心愿和成长小目标，我把生活
中的五味杂陈都装进了厚厚的手账里……

可意外来得总是太突然。那个刻骨铭心的晚
上，当父亲意外遭遇车祸的噩耗传来，所有的一切

都戛然而止。我像失魂落魄的幽灵一般，见了父
亲最后一面却再也没能叫醒他，任凭我怎样放声
大哭或是悄声呢喃，他都没有睁开紧闭的眼睛。
送走父亲后，我完成了最后一篇手账，合上了那本
厚厚的手账本，一并合上的还有自己成长岁月里
与父亲的亲情过往。以后的日子里，再也没有要
翻开本子去写点什么的想法了。

今年 9月，在朋友圈无意间看到一首写给家
庭宠物犬的诗歌《铺满落花的小巷》，陪伴主人走
过12年风雨的拉布拉多犬“朵拉”，在8月 23日夜
晚独自去了汪星。主人为纪念与“朵拉”相伴的美
好时光，简短的十几行小诗却触动着心灵最柔软
的地方。我再次被文字所蕴含的深情震撼感动
着，真切体会到了文学的魅力和价值。就像王小
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
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当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灵感之墨”的香水瓶
盖，微闭双眼凑近瓶口，我闻到了思想的锋芒，便
有一种挥墨、铺纸、翻页、定稿的写作欲望，举手投
足间带着笔锋般的利落与沉淀的力量。太阳穿过
繁茂的树叶射出金色的光线，一只麻雀落在结着
红红海棠果的树枝上，墙根下那一排竹子倾斜的
枝条掩映在镂空雕刻的窗框旁，远处传来割草机
清脆的轰鸣声，一阵风带来了新鲜湿润的青草味，
我刚写好的手稿上放着一束鸢尾花。

院子里的那棵小榕树才两米多
高，纤细的树干在风中轻轻摇晃，有点
弱不禁风的样子。它是我去年春天亲
手栽下的，当时只有小拇指粗细，如今
已经长出了茂密的嫩枝绿叶。隔壁的
老张每次看到都要说：“这么小的树，
风一吹就倒了，还不如种点花花草草
或瓜果，可以欣赏，还可以采撷。”

我却不以为然。小树虽小，却也
有它的倔强与独特。

记得上个月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风
雨，狂风裹挟着豆大的雨点砸在窗户
上。我站在落地玻璃窗前，看见小榕树
被吹得东倒西歪，细嫩的枝条几乎要贴
到地面。可每次风势稍缓，它就会立
即挺直腰杆，抖落身上的雨水和脏物，
仿佛在向狂风示威：“你奈我何？”

第二天清晨，我特意早起去看它。
出乎意料的是，小榕树不仅没有倒下，
反而在阳光下显得精气神十足。几
片嫩绿的新叶从枝头冒出来，在晨风
中轻轻摇曳。倒是旁边那丛月季花和
芍药花，被风雨吹打得七零八落，花
容失色，粉红的花瓣散落一地，与泥
土融为一体，甚是让人惊讶和惋惜。

小榕树的倔强与韧性，让我想起
小时候的一件事。我上小学三年级的
时候，个子是全班最矮的。有一天学
校要选拔队员参加小学生篮球赛，同
学们都不敢报名，我自告奋勇报了
名。同学们都笑话我：“你这么矮，怎
么打篮球？连球恐怕都拍不起来呢！”
可我就是不服输，每天放学后都在操
场上练习拍球、传球、带球跨步上栏等
基本功。功夫不负有心人，比赛那天
的第一场球，没被看好的我居然一个
人得了 12分、抢断球 8个；在接下来
的几场比赛中，我成了场上得分最多
的队员，令队友们刮目相看，还获得了
老师的表扬。时至今日，50多年过去
了，我之所以还保持着对篮球运动的
挚爱，每周坚持打两次篮球比赛，这可
能与孩童时结下的某种情结有很大关
联，也可能是那时“倔强惯性”的延伸
和挪移。

我总忘不了，学校校长在篮球比
赛得了第二名时在全校表彰会上说的
一句话：“有些同学就像小树苗，看起
来不起眼，但生命力特别顽强，不惧风
刀霜剑，加之敢于拼搏，努力向上生
长，结果是完全可以逆转颓势局面，迅
速长成参天大树的。”这句话我一直记
在心里。现在看着院子里的小榕树，
我仿佛看到了当年自己嫩稚又挺拔的
影子。

其实生活中处处都有这样的例
子。邻居王奶奶的小孙子，才上幼儿
园就能背几百首古诗；巷口那家不起
眼的小面馆，做出的牛肉面却比大饭
店的还要香；酒店新来的实习生虽然
经验不足，但提出的节能减排方案总
能让各位老总啧啧称赞。

小榕树在阳光下继续生长着。它
的树影渐渐拉长，在地上投下一片斑
驳的光影。几只麻雀落在枝头，叽叽
喳喳地叫着，仿佛在开一场小型音乐
会。我忽然明白，树小招风不是坏
事。风越吹，它的根扎得越深；雨越
打，它的枝叶越茂盛；连麻雀的踩踏，
都仿佛成了它向上拔节的韵律。

现在，我依然喜欢站在窗前看这
棵小榕树。它提醒着我：不要因为渺
小而自卑，也不要因为年轻而怯懦。
生命的力量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弱小
的存在里，等待着在适当的时候迸发
出惊人的能量。就像一句古诗词里说
的：“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在世
间，大能扛压，小亦能扛风，是一种生
存优势和本领。

自然界，大树招风，屡见不鲜；工
作中，名高妒起，也司空见惯；最为不
爽和痛苦的是，生活中有时树小也招
风，名小也遭谤。这种情况的发生却
是一种人为行为，让人不可理喻。树
小招风，往往是一些庸人、俗人、是非
之人挑起矛盾、离间关系的“拿手把
戏”；他们为了利己、排他，往往使用这
种伎俩，自恃己能去损贬别人，搬弄是
非。你即使是一棵默默无闻、与世无
争的小树，亦有可能招来暴风骤雨；他
（她）们这些人说三道四，无非就是想
打压你茁壮成长和健康发展，嫉妒和
害怕你将来长成参天大树，其目的和
动机非常丑陋。在人情世故和人际交
往中，为什么那么多怨气、戾气、矛盾
冲突产生和存在，其实多半与这种人
的人品属性脱不了干系。

每个心地善良、心胸宽广、志存高
远的人，不要理会这些阴风、怪风，笃定
地过好自己的清静日子就行了。待自
己长成参天大树，任何风也撼动不了你
扎根大地的力量。到那时，风只能望而
兴叹，或匍匐在你的脚下打转，绝不敢
与你正面碰撞和死缠烂打。

树大招风，树小也招风，只能说明
世事多舛、人心多变；所以，每个人要
做的就是对任何世事都要看得通透，
对“双刃剑”的厉害一目了然，知其利
也知其弊，学会祛弊存利、化害为利；
如此，才彰显人生智慧和生命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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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书话

人生讲义

♣ 墨 白

1948年6月间，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在解放古
城开封突破新南门的战斗中，第 71团尖刀连指导
员董怀远不幸牺牲，他的战友胡世贵受其遗嘱，战
后退伍来到了董怀远的老家黄河南岸的仲舒岗，并
从山西老家接来了妻子和三个儿子，一起孝敬赡养
董怀远年迈的母亲。董怀远的母亲在1952年土改
时去世，胡世贵在回山西老家窦家堡前，把大儿子
胡德渠入赘到仲舒岗姬家，做了上门女婿。

以上是孔羽长篇小说《土厚井深》（河南文艺
出版社2025年10月版）的历史切入点，而这部小
说故事的展开则是 1985年改革开放前后，可见作
者在选材上的独具匠心。这时，胡世贵已经去世，
他的二儿子胡德润已成家立业。胡德润养育了三
子一女，女儿胡荣妮已出嫁；大儿子胡荣海成了
家，有了一双儿女；三儿子胡荣泉正在读高中，他
的二儿子胡荣河 30多岁了也没个对象，而更让他
操心的是他的三弟胡德水。

胡德水 50多岁，年轻时与本村的姑娘张樱桃
青梅竹马，可是到了谈婚论嫁的时被煤窑主窦嗣
秀的大儿子窦贤生横刀夺爱，后来窦贤生因事故
死在煤窑里，胡德水虽然和张樱桃有心成家，但被
窦嗣秀以张樱桃带着两个孩子为由，把两人的婚
姻挡在了门外，胡德水生活得很不如意。就在这
个时候，仲舒岗的大嫂姬万菊突然来信，说是大哥
胡德渠腰摔坏了，正赶焦芝麻炸豆的季节，地里需
要有劳力过去帮忙。胡德润、胡德水兄弟二人商
量后，由胡德水带着侄儿胡荣河、胡荣泉从山西老
家前往黄河南岸的仲舒岗。

35年前，少年胡德水跟随父亲回到窦家堡时
土地改革已经结束，全家人都因耕地和用水发愁，
经过努力终于在窦家窑附近那得了一口庙坡井。
可在眼下，在接到仲舒岗的来信之前，胡家赖以生
存的庙坡井里的泉眼被窦家窑掘断了，胡家正在为

吃饭的用水而发愁奔波。可当胡德水从山西老家
再次来到黄河南沿的仲舒岗时，最让他费心思的仍
然是土地和水的问题。《土厚井深》从切入点的土地
改革，到30多年后的土地承包制，中国社会中的农
业、农村和农民的核心仍然是土地问题。这就是
《土厚井深》这部小说广阔的社会背景，胡氏家族无
论是在山西老家，还是来到了黄河南沿的仲舒岗，
都被土地和水所羁绊。

在《土厚井深》里，作者对现实中民众的生存
现实与精神状况的呈现，依赖于对社会群体中的
家族谱系的建构，而胡氏家族谱系则是小说中所
有家族谱系中的纲领，在《土厚井深》里出现的所
有家族都和胡家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在山西沁河边的窦家堡，窦嗣秀既是村干部，
又是窦家窑的窑主。以窦嗣秀为代表的窦氏家族
不但打破了胡德水应有的婚姻与家庭，而且企图
主宰从仲舒岗来窦家堡说书艺人周常亮一家人的
命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常亮的大女儿周梅兰
最终摆脱了窦嗣秀的控制，回到了仲舒岗和胡德
润二儿子胡荣河恋爱成家；周常亮的小女儿周梅
娟和胡德润的小儿子胡荣泉一起读书，虽然胡荣
泉高考落榜，但他在复读时参军，最终和周梅娟走
到一起，并以政府机关人员回到了山西老家接手
窦氏家族煤矿的管理与经营。

而在黄河南边的仲舒岗，则以胡德水和大哥
胡德渠一家为叙事中心。胡德渠入赘姬家，其后
代一女二子都从了姬姓，大闺女姬邦美嫁给了与
仲舒岗相邻的刘伶岗的刘长鸣，大儿子姬邦本跟
着本村的姜木匠学手艺。姜木匠有两个儿子，大
儿子姜海涛，外号姜小胆，和姬邦美是同学，二儿
子姜海洋是胡荣泉的同学，后来他们一块参了
军。而姜木匠的妻子则是仲舒岗董氏家族的闺
女。胡德水重新回到仲舒岗时，董氏家族的董仁

孝正任着村支部书记。
董仁孝年轻时在生产队看青时，曾经在玉米

地里抓住了偷玉米的姬万菊，由于年轻失去理智
被姬万菊抓了把柄，并以此为要挟要让董家明媒
正娶，可是姬万菊等来的却是入赘的胡德渠。这
被姬万菊和董仁孝隐藏的秘密使姬氏与董氏家族
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

家族在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
的角色，家族观念体现在对家族连续性和认祖归
宗的重视上，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是社会生活秩
序建构和调节的核心，同时也是宗法社会政治结
构中社会组织系统形成的基础。在《土厚井深》
里，家族是乡土文化的根，以胡氏（姬氏）家族为纲
领，以窦氏家族、董氏家族、周氏家族、姜氏家族、
刘氏家族为网丝建构起来的关系网直接影响到社
会的和谐与稳定，家族的价值观和规范通过一代
又一代血缘与文化传承，深刻影响着社会成员的
行为和思想。

而这种家族观念，在《土厚井深》又被赋予具
体的人物身上。胡德水是胡氏家族观念的化身，
他的家族理念在他在仲舒岗为把一口井命名为胡
家井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在董仁孝这
里，则可以从他对董家坟的态度上得到充分的体
现。《土厚井深》通过家族文化为我们塑造了像胡
德水、董仁孝这样的文学人物，而小说对姬万菊、
姬邦美、王金凤等几个女性人物的塑造，笔力尤显
深厚。

胡德渠入赘姬家，几个孩子都随了姬性，这是
胡家拿不上台面的隐痛，而姬万菊的强势更使她
的性格鲜明，尤其在她处理和董仁孝和董氏家族
的关系上更为突出，特别是处理女婿刘长鸣的后
事上与董仁孝的几个回合，使一个农村妇女的形
象跃然纸上。姬万菊虽然大大咧咧但不失有心

计，虽然强势但她心地善良，这在她处理胡德水和
侄儿胡荣河的婚事上得以体现。

胡德渠的女儿姬邦美，村里董仁孝的大儿子
董智顺，姜木匠的儿子姜小胆都对她有意，但最后
却嫁给了邻村刘伶岗村支书刘长太的儿子刘长
鸣，后来因两个村的矛盾在一场乡村电影中发生
械斗时死于非命；成了寡妇的姬邦美回到娘家后，
面对董智顺与姜小胆的情感追逐，她选择了董智
顺，但董智顺得手后却跟一个县长的千金好上了，
姬邦美在绝望之中投井自杀，但被姜小胆救下来，
终成眷属。在姬邦美这里，人性的丑恶与美好得
以最大限度的施展。

王金凤是姬万路媳妇，生育一男一女。姬万
路在山西窦家窑因煤矿事故去世后，在情感上和
王金凤发生关联的一个是胡德渠的大儿子姬邦
本，另一个是姬邦本的堂兄弟，也就是胡德润的二
儿子胡荣河，虽然王金凤最后和胡德渠的大儿子
姬邦本成了一家，但这两个人在辈分上都喊她婶
子，他们的关系完全突破了尊卑有序、长幼有别的
家族伦理关系，这对旧有的家族伦理体系构成了
挑战，同时也应对了社会的变迁。

胡荣泉不由慨叹起井的遭遇来。当年，庙坡井
毁了，胡家井淘出来了。如今，庙坡井重新焕发了
生机，而胡家井却被填平了，虽然，他亲自撰写的碑
文还在，而胡家井却成为历史。不久的将来，庙坡
井也会成为历史的。但不管是庙坡井的新生，还是
胡家井的消亡，这都是大势使然，不可逆转。

《土厚井深》里家族观念形成的历史极其深
远，仲舒岗的姬姓源自西周，仲舒岗因董仲舒而得
名。山西的窦家堡坐落在沁河边上，沁河是黄河
的支流，连接仲舒岗和窦家窑的不光光是姬氏家
族、董氏家族、胡氏家族，而首先是天下黄河。这
是一个像天际一样辽阔的隐喻。


